
亲属网络与性别建构——以红山峪村为例 

 

红山峪村村民的亲属关系，除了同一宗族关系以及姻亲关系之外，还有仪式亲属，即干亲和结拜带来

的结拜兄弟、结拜姊妹这两种亲属关系。本文还以同学关系以及近年来由于外出就业产生的朋友关系以及

制度化的同事关系为佐证，分析一个村落的男女两性的亲属网络，指出造成男女两性亲属关系差异的根本

原因在于从夫居制度以及社会性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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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红山峪村（注 1）进行有关姻亲关系（注 2）的调查时发现，村民的亲属关系有四类。第一是由

血缘的自然联系而形成的宗族关系。同一宗族的人互相称为“本家”，我们可以称之为血缘亲属。第二是通

过与不同家族联姻结成的姻亲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姻缘亲属。这两类是基本的、我们通常所说的亲属关

系。此外还有两类亲属关系，需要通过仪式来确定的，就是干亲关系和结拜关系。不管是拜干亲，还是结

拜兄弟或结拜姊妹，都需要用一定的仪式（包含观念上的认同）确认，参加了这个仪式，就有成为干亲或

结拜兄弟、结拜姊妹的资格，否则就是被排除在外的。 

David K. Jordan 把盟兄弟( sworn brothers) 叫做仪式亲属。（注 3）受到他的启发，我把干亲和结拜

兄弟、结拜姊妹都称为仪式亲属。这种仪式亲属不同于血缘亲属和姻缘亲属，具有自己的特点。 

干亲关系不同于结拜关系，其最初的建立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般来说，两家由于初始关系密切，

才会有结干亲家的可能。一种情况下，某家没有男孩或女孩，找关系密切的邻居或者朋友认干儿或干闺女。

认干亲时，由父亲领着孩子，带着礼物到干爷家。孩子先给干爷干娘磕头，站起来以后，称呼上如同亲生

父母。干爷、干娘给干儿或干女儿见面礼，干儿、干女儿给干娘做大裤裆裤子。干娘穿上后，让干儿或干

女儿从腿裆钻过去，意思是干娘所生。经过这种对生育行为的模拟后，相互之间如同亲生，彼此负有最基

本的义务。比如，春节，干爷给干儿压岁钱，干女儿则给干爷送水饺，一连送三年。干儿、干女儿在过节

时给干爷送节礼。干儿结婚，干爷也协助亲生父母操办。干女儿出嫁，干爷也要赠送一套嫁奁。干爷或干

娘去世殡葬，干儿、干女儿同亲儿女一样拉孝绳，穿孝衣。（注 4）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两家关系本来不

错，不是为了认干儿或干闺女，纯粹是为了加深关系来认干亲。还有，就是孩子体弱多病，为了好养活，

给孩子拜个干爹或干娘。 

干亲关系，在红山峪村的认同程度不高，几乎每一个村民都同意“干亲不是亲戚”。（注 5）有人认为认

干亲多一门亲戚，经常来往，有利于生活、生产方面的互助。村民的确是很重视亲属网络的扩展，比如换

亲，多数村民对它持否定态度，认为那只是解决男性找对象的权宜之计，因为拿女儿去换儿媳，实际上是

等于少了一门亲戚。这也说明亲戚多了是有好处的。也有人认为，本来两家关系很好，一旦结下干亲，就

成为义务性的了，来往必须及时、适当，否则关系就会发生疏远甚至断裂的危险。“干亲如拉锯，你不来我



不去。”这一句地方话，说明了干亲要依靠互相的往来才能维持下去的。干亲的建立是依据干亲之间原有的、

密切的、类似于朋友的关系，孩子的亲生父母与干父母之间的称呼一如往常，但是背地里依照具体的情境

可能会说是“干亲家”。“干亲家”是对应姻亲来说的，因通婚结成的姻亲之间就是“湿亲家”。这种干亲关系，

维持需要精心，而延续也很困难，到了干兄弟的一辈，关系就几乎很淡了，甚至还不如结拜兄弟。姻亲则

不同，不但“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而且两宗族之间一旦联婚，就成为“千刀割不断的亲戚”，

干亲却没有这样的效力。总之，村民认为“干亲不是亲戚”，主要是因为干亲没有像通过联姻结成的亲戚那

样具有稳固的基础以及明显的延续性。 

男性如果有干父母，关系不会因为本人结婚发生变化，而女性在娘家时认的干父母如同亲生父母一样，

女性出嫁后同样应该如同对待亲生父母那样逢年过节送节礼，死亡时参加丧礼，当然在参与的程度以及重

视的程度上都不如亲生父母，社会对此也有一个相应的评价。因此可以说，在干亲关系上基本上不存在性

别差异。而本家，即与自己同一宗族的人，性别差异是比较大的。对男性来说，本家关系终其一生不会发

生变化。而女性的本家，婚前婚后是不同的，婚前以父亲的本家关系为标准，婚后丈夫的本家就成了她的

本家。村民认为，女性出嫁到婆家以后，就成了“出姓的人”，即不再拥有出生家庭( natal family) 的姓氏，

如果她的丈夫姓张，娘家将称呼她为“老张”。既然姓氏改变了，她的娘家人就成了她的亲戚。 

女性的社会关系，其中一部分是幼时在出生村落建立的伙伴关系。一起玩耍的伙伴，通常是邻家的同

龄女孩，有本家的，也有外姓的。这些女孩之中，也许有一个一直和她交往密切，甚至一起上学读书，一

起外出打工。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读书的女孩开始增加。在小学期间，结交的同学同样是同村的同龄女孩，范围

不再局限于邻居。由于学校校址的原因，同学的范围也有可能扩大至邻村。红山峪村的女孩能够读到高中

的很少，一般读至初中，因此这期间的同学主要是红山峪附近几个村子的同学。小学时的感情基础以及做

伴上学、放学的经历，使比较密切的同学关系仍然以同村的同学为主。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渐有青年女子外出到本乡镇、本区或者本市打工，同事关系进入了她们

的关系网络。未婚女性外出打工，由于工作中的相互帮助、生活中的相互扶持，她渐渐地结交几个来往密

切、性格投契的女子，但是这种同事关系也并不持久。农业部农研中心在分析劳动力外出原因时，提出了

农村家庭的性别分工问题。他们以农户作为分析单位，认为一个劳动力是否外出，与其说是个人行为，不

如说是家庭整体决策的结果。如果一个农户决定某一成员外出，那么家庭成员中谁最可能被选择呢？其中

他们注意到性别的因素，即如果全家不可能一同外出，那么选择男性外出的可能性大于女性。他们的解释

之一是女性外出风险大，家庭为此承担的心理成本也高于男性。（注 6）从红山峪村的整体情况来考察，

外出打工的未婚女性的确是少数，原因之一就是女性外出风险大，原因之二就在于当地人认为婚配的夫妻



二人，男性应该在年龄上稍稍大于女性，因此女性通常结婚较男性为早。这样，有制度化的同事关系的未

婚女性在数量比例上是比较低的。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女性出嫁，送亲的队伍中女性只有嫂子和大娘或者婶子两辈子人，70 年代

以后逐渐开始有了“小姊妹团”，现在也有部分村民称之为“伴娘”。这也说明了女性具有建立个人社会关系的

微弱权力。据说，小姊妹团送亲的兴起，是由于六七十年代政府号召移风易俗，首先便是退还彩礼。但是

传统社会中的女孩除了较少的走亲戚的机会以外，一般出门不多，不敢见人，一个人不好意思去，便相约

小姊妹帮忙，一同去夫家，后来慢慢兴起了小姊妹团送亲的习俗。小姊妹团类似于男性的结拜兄弟，虽然

有些并没有明确的仪式，但是在女性的观念中，她们就是这么认同小姊妹团的。 

最近 20 年来，女性在临近结婚时，一般是由本人选择那些送亲的小姊妹。这些小姊妹，大多和新娘

同岁，有两小无猜的邻家伙伴，有感情甚笃的表姊妹，有读书期间结交的同学，可能也会有打工期间认识

的外地同事。总之，和她交往甚密的六个或者四个未婚女孩组成了她的小姊妹团。这个小姊妹团，不一定

都是通过结拜来的，拜或不拜并不重要。 

她们几乎都相互认识，只是以新娘为核心。小姊妹团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姊妹团，可

能会相互重叠。她们见证了她的成长，了解她的趣味，熟知她不同时期的喜怒哀乐，分享她的欢乐和忧愁，

相互之间完全是精神上的相互支持和感情上的相互安慰。因此，在其中一个结婚时，其他人合伙或者单独

送一点礼品，表示心意。1975 年，本村杨传增和妻子关肖云结婚时，关肖云的小姊妹团送的是穿衣镜。

1987 年，陈兴娈嫁给本村周后生，带来的是六个小姊妹送的茶具和匾额。现在，流行送花、茶具等礼物，

花钱不多，但是情意浓浓。 

送亲的小姊妹必须是未婚的。村民认为结婚了的女人不能送亲：“老娘们还送新媳妇？主家得烦！”个

中原因是，先结婚的女子不能送后结婚的，主要是怕送亲的女子怀孕了，“喜见喜，必有一秕”，对胎儿以

及新娘都会造成不利影响。新娘结婚以后，小姊妹相互之间就没什么来往了。由于她结婚时小姊妹送了礼

品，因此在她出嫁以后，娘家如若知道她的小姊妹结婚，就接着替她给小姊妹填箱。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

出，一个女孩的小姊妹通常是在本村，至少也是邻村的或者是通婚圈之内的，这样才能及时知晓小姊妹结

婚的消息。现在偶尔也有女孩出嫁以后，听说小姊妹结婚了，自己亲自再给人家填箱的。 

女性的姻亲关系也是以结婚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结婚之前，她的姻亲关系是随着她的父母来

的，包括姑、姨、舅等。由于习惯上孩子幼时经常随着母亲走姥姥家，因此，她和姑表姊妹、舅表姊妹、

姨表姊妹格外熟悉，童年时光的回忆里她们占据着不可磨灭的地位。这些姻亲关系一直保留着，直到她结

婚那天，姻亲中的长辈姑、姨、舅来填箱，甚至她的舅舅必须担当送亲这一重大任务。结婚以后，她原来

的姻亲关系基本上都会中断，除非与婆家的地理距离特别近的才会有来往。另外，她的父母、兄弟、姊妹

以及其他的本家都成了她的姻亲，同时也成了她所嫁入的家族的姻亲。只有她的娘家兄弟、姊妹能够保留、



加深和她的关系。丈夫家的姻亲也成了她的姻亲网络的一部分。因为“闺女是外姓人了”，如果她的丈夫姓

王，那么她的娘家人要称她“老王”。她依旧把姐姐叫做“姐姐”，而把妹妹包括丈夫的妹妹都根据她们婆家的

姓氏称作“老某”。 

 从父居制度使得女性婚后不得不离开自己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去面临一个新的日常交往群体，了解并适

应新的关系网络。在亲属认知上，她一度成为一个边缘人的角色。当她们回到出生地时，会发现本来心理

上、情感上非常亲近的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娘家，她往往被视为“客”，在兄嫂、弟媳面前说话不再

那么随便了，在情感上父母认为她是人家的人了，是“出姓的人”；而在婆家，她被视为“外人”。人们一般认

为“新娶的媳妇妨三年”（注 7），这实际上反映出丈夫家族的人对新娶进门的新娘抱有防范的态度，并没有

在心理上完全接受她，认为她还没有完全成为自己家的人，是有危险性的外人。这种两边都不被认同的处

境，往往使女性在婚后产生一定的失落感，产生情绪紧张和心理压力。这种紧张和压力需要等到她生育以

后才能缓解。 

刚到婆家的一段时间之内，习俗上允许她可以回娘家，比如“叫对月”。这可以调节她在婆家的陌生感

造成的心理紧张。但是由于从夫居的习俗，她大多数时间必须呆在婆家，因此仍然会渐渐地与丈夫的本家

（实际上此时也已经是她自己的本家了）、邻居家的婶子大娘逐渐熟悉起来，她的关系网络成了 Margery 

Wolf 所说的“女人社区”。女人社区主要由邻居组成，不但帮助缓解她的家庭内部矛盾，更能维护她的社会

地位。（注 8）她的小姊妹团的姊妹，除非是娘家村上的，也只能在“正月十六好日子，家家都叫亲妮子”

的时候偶尔能够见上一面，外村的几乎终生难以碰面，更不要说亲密联系了。 

小姊妹团在她的日常生活中的位置与作用，由女人社区进行了补充与替代。大门口，井台上，夏日的

树荫下，冬天的暖阳里，纳鞋底的时候，补衣裳的时候，总之只要有女人聚集的场合，就有家长里短在飞

快地流动。与公婆的矛盾，对某位姻亲的不满，孩子哭闹不止的痛苦，家里的学生学习不好，请大家为儿

子说个媳妇等等许多的琐事，或许根本不是琐事，而是一个农村女性可能更看重的事情，就是在她的女人

社区里进行传递的。无论是喜悦的共享，还是痛苦的分担，或者是经验的传递，女人社区代替了小姊妹团，

在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管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娘家抑或婆家，都无法发挥

出来。 

在正月初七敬火神时，女人社区也或多或少地显示了出来。村民敬火神，往往按片进行敬拜，磕头、

烧香以后，女人们靠墙站着聊会儿天。这个片几乎是和女人社区重合的。女人社区和正月初一已婚妇女拜

年的团体不同，后者是在家族之内，按照房分、辈分来组合的一个团体。这个拜年的女性团体，与某位姻

亲（注 9）死后去哭人（注 10）的团体基本相同。目前来看，同姓群体居住分散，与女人社区很难重叠，

因此二者总是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 



那些招赘的女性，因为本人的居住地点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或多或少能够维持原有的一系列关系，包

括本家、姻亲、小姊妹团。其丈夫俗称是“倒插门的”，他的本家关系并没有改变。虽然不与本家居住在一

起了，但在他以及本家的心目中，仍然具有同一宗族的关系。红山峪村的段修美和齐村的周霞，虽然不是

招赘婚，但是由于齐村的社会经济条件优越，二人结婚后搬迁到齐村居住。周霞婚前的社会关系得到了基

本的维持，不能不说与居住方式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 

了解了女性的社会关系，我们再来看男性。红山峪村的男性，主要的关系网络是本家和姻亲。他的本

家婚前婚后没有任何变化，但是随着他的结婚，将增加岳父岳母、大舅哥小舅子以及两乔等姻亲。他的异

姓关系主要是拜把子，又称仁兄弟，也有同事和朋友。仁兄弟可能是同村的，但更多是邻村或者更远村落

的。拜把子实际上在姻亲关系之外帮助村民建立并加强了超村界联系。拜把子也许是从小到大的伙伴，也

许是关系好的同学或者同事。一般是八个人，如果八个人中间有同姓，（注 11）则不论辈分，爷爷、孙子

一样拜。拜把子关系比朋友关系更亲密，结拜兄弟相互之间负有的义务更接近于宗族成员之间的义务。结

拜兄弟之间相互称呼“兄弟”。村民认为这种“兄弟”比朋友可靠，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兄弟”必须互相帮助，

否则就违背了结拜的誓言，将很轻易地导致人们对他的反面评价。相比之下，人们对朋友的期望值就要低

一些。 

 结拜成员之中，如果其中一位去世，那么他的孩子可能会从此续上，或者八个都不在人世了，儿子辈

的若感情好，也能把拜把子的关系接下来，但续仁兄弟的现象并非普遍。村民田某在付庄乡（注 12）工作

的时候，结交了一伙朋友，共 18 个人，于是喝酒结拜，相互之间一直处得很好。后来有因为工作调动离

开乡镇而渐渐断了往来的，于是随着交往的扩大，又有新朋友补进这个小团体。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些仁

兄弟仍然相互来往，其中有一位去世，他的儿子参加进来，接续了上一辈的友情。田某的这些仁兄弟，不

仅给予他经济上的帮助，协助他给儿子找工作，更重要的是给了他“面子”，让他增加了在乡邻心目中的威

望。在村子里，田某属于能办事的人，不仅见多识广，而且“面子大，关系多”，这主要归功于他拜了这伙

子仁兄弟。 

拜把子红白喜事都参加，如果其中一人的儿子结婚，仁叔应该出席，同时他的出席也能够给新郎的父

亲以及新郎本人长“面子”，让他们显得“脸上有光”。除了红白喜事，现在送月米也有仁兄弟来的了，说明结

拜关系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增强了。这种仪式上的联系的增加，实际上表明人们更需要结拜关系的延续。事

实上，仁兄弟之间平日的往来也很多，既有年节的拜访，更有困窘时的经济互助。这些都是和小姊妹团不

同的。如若一人的父母去世，其仁兄弟和孝子一样披麻戴孝，这是最能显示孝子平日结交朋友的场合。仁

兄弟比朋友所负的义务要多，不但要随礼，也要披麻戴孝、随礼。仁兄弟随礼，对于孝子举办丧礼来说，

在经济上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村里一个段姓的老人去世，他的独生子的仁兄弟据说对他办丧事支持很大，



而且他们雇佣了一个女子，扮演老人女儿的角色，哭唱《哭棺记》。这件事一时在村里传为美谈，都说老

人虽只有这一个孩子，可是丧事办得风风光光，更多人夸赞的是孝子的朋友多，办事能力强。 

仁兄弟关系需要细心呵护，平日要注意多往来。仁兄弟有难要积极相助，否则来往少了，最终导致关

系冷淡，虽然不至于中断，但是与人们对仁兄弟的期望值也是越来越远。拜把子关系也有中断的情况，俗

称“拔香根”或者“摔香炉子”。拜把子关系最初都是各方面情况平衡的，但是日子在于人过，后来有穷的，或

者自己自动不去了，或者其他人嫌弃了，慢慢地就出现了个别人脱离拜把子团体的情况。再有就是感情不

和的，也有其中一个做事让大伙看不过的，譬如村里一位刚去世的老人，他的一位仁兄弟，是邻村的，不

知怎么当土匪了，大伙对他有看法，虽然没有赶他出去，但是也把他揍了一顿。 

仁兄弟之间的情谊也可能会因为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受到影响。例如：一伙仁兄弟，是十一个。他们

都是同学，十几岁的时候，大家一块去了，既没喝鸡血，也没磕头，只是排排年龄，知道谁是大哥，谁是

小弟，就行了。这一伙拜把子在红山峪村里的有三个，另外两个就是杨传国、宫玉友。杨传国想给自己妻

侄女介绍对象，他反复在仁兄弟的儿子中挑选，最后看中了宫玉友的儿子，因为宫玉友家庭条件不错，同

时男子本人人品、外貌都属上乘。结果由于女子另有所爱，在结婚当天并未到场。这是根本想不到的事情，

当然影响到了杨传国、宫玉友的关系。杨传国是媒人，他从此不好意思见宫玉友了，而宫玉友的儿子为了

出气，则找人把杨传国的侄子揍了一顿。村民估计杨传国、宫玉友二人拔香根了。据说后来宫玉友的儿子

再度举办婚礼，杨传国只是托人送了喜礼，并没有去喝喜酒，都知道他是没有脸面去见仁兄弟了。 

如此看来，小姊妹团和拜把子有一些区别。首先，前者不一定都是通过仪式产生的，也不是一时间建

立的，而是围绕一个情感主体在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的情境下不断积累的结果，结拜关系更多存在于观念

之中；后者是同一时间建立的，有“拜”的仪式，无论仪式简单或者隆重。其次，小姊妹团人选多数还是在

本村，既包容又封闭，是以一个女子为主而自然形成的一个感情团体；而拜把子的范围往往超越村落的界

限，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团体，即使具有包容性，也是非常有限的，相互之间没有哪一位是中心，很容易由

情感团体渐渐演变成利益团体，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对家族的补充和支持作用。再次，小姊妹团因为是单

纯的情感团体，不涉及经济利益、面子问题，因此能够很容易地维系下去，意外的断裂机会很少，但是一

旦中断就不存在复合的机会，因为结婚改变了女子的居住村落以及她在生活中的角色，很容易导致小姊妹

团的自然解体；而拜把子涉及的东西比较复杂，若非细心维护，则很可能发生断裂。最大的区别在于，小

姊妹团随着女子结婚而自动解体，拜把子只要细心维护，却能够终生维系，不会因为结婚而中断，甚至死

亡也无法阻止。  

  

 



 

 


